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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衲衣”
展现中国社会变迁史

如今，78岁的刘心武再次以一部新长篇近
距离描写当下中国，用碎片化结构多侧面勾勒
中产阶级崛起的隐秘，用邮轮旅游致敬改革开
放带给中国的变化。

“邮轮”既可以看作一个承载着中国人历
史和现实的“海上大观园”，又可以看作象征中
国社会在完满自足中逐步走向开放和包容的
过程。而“碎片”既是小说的结构，又是适应碎
片化阅读时代的表现。

记者从该书出版方获悉，不久前举行的
《邮轮碎片》新书发布会，受到了诸多热心读者
的关注。

著名作家梁晓声、邱华栋，著名导演尤小
刚和青年作家石一枫亦参与其中，并从各自角
度深度解读了这部作品。他们在慨叹刘心武
创作生命力旺盛的同时，也为其每每有新作面
世都有新的小说结构；对生活都有独特的发现
而感到惊喜。

梁晓声称，这是一部“百衲衣”式的小说，
用碎片缝制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史，同时，刘心
武写人物到了一种无嗔无怒的冷静状态，让人
受益。邱华栋称这是刘心武另外一部向《红楼
梦》致敬的小说，在“洋气”的结构中让人体会
中国风格。尤小刚注意到刘心武的新书仍有
改编为影视的潜质，他用碎片化的方式写到了
人与事的“临界状态”，让故事变得很耐读耐
看，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时代画卷。

石一枫则以“后浪”写作者的身份致敬”前
浪“，认为小说碎而不散，看似随意，实则严
谨。这种写作上的控制力是老作家的功力所
在。同时，刘心武的写作离时代很近，永远在
生活的第一线，令人叹服。

“写起来就忘了年龄
写完把自己吓一跳”

刘心武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封面上写
了一句话，叫“你的秘密与谁有关”，这是责任
编辑写的，抓住了要害，是点睛妙语。这本小
说是写人性、写人心的，写人内心的秘密的。
文学主要的功能就在这儿。不在于通过文学
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就是要去揭示人心。实

际上，《邮轮碎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是各揣自
己的心思上的邮轮。每一个生命都有前史，他
们携带着全部的生命前史和内心秘密登上邮
轮。不经意之间，不同的人之间的秘密就会发
酵、摩擦、碰撞。

读者大可以从政治角度、社会学角度，或
者从道德角度来分析这个小说，但其实最主要
的是得从人性的角度来领会。人性是很难琢
磨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么多年了，为什么
文学不死？就是因为人性永远不可能像其他
学科一样，能够探讨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
律、意义或者是定理、公式，这是文学永远会存
在，作家永远会存在的理由。我无非就是其中
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也来参与罢了。

刘心武称自己是不服老：“一进入写作状
态就忘记年龄了，写完了以后，哟，78 岁了，自
己把自己吓一跳。”

“我是爱好写作的，所以我不管旅游也好，
不旅游也好，在哪儿也好，都是这个习惯，总是
用作家的眼光观察生活、观察人，总是觉得有
趣，我看到，记心里，慢慢让它发酵，形成积淀，
形成一个素材积累。然后就像搞对象一样，缘
分到了，灵感来了，自然就开始流动出你的文
本了，小说也就写完了。”

“抑制对人物的主观爱憎
保持中性叙述”

“小说中写到了很多人物，我现在对自己
以外的他者，对自己以外的生命，基本都能包
容。我承认已经修炼到尽量都包容的境界。
这个小说里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一个
正面的榜样，也没有一个反面的坏蛋。有人说
写了一个坏教授宙斯，被臭揍一顿，大快人心，
我作为叙述者，没有感觉大快人心。他很悲
催，上个洗手间怎么就被打了？凭什么？用私
刑办法解决自己的怨恨。”

“还有那个‘大忽悠’滕亦萝，有人说他看
上去就让人讨厌。但我作为作者，我没有讨厌

他，每个人都有生存困境。这一点是我从《金
瓶梅》里面学到的。开始我很不能理解《金瓶
梅》的作者，冷静得没有道理！无是无非，无
善无恶，无爱无憎，死者自死，生者自生；每个
人像苍蝇一样，拍死就拍死，其他的苍蝇从拍
死的尸体旁边飞过去，无动于衷，生活继续发
展。但是，这样的文本有一个优点，就是冷
峻，甚至有时候到冷酷的地步，然后勾勒出生
活的原生态。这种原生态有精华也有糟粕，
如果是糟糕的读者，会从《金瓶梅》里面取其
糟粕，而好的读者，会懂得真正高级的东西，
懂得每个生命都不易。”

“作为写作者，吸收写作技巧也是吸取其
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作为一个当代人，不可能
像他那样没心没肺、那么冷静，也没必要那样
做。但是，抑制住我对人物的主观上的爱憎，
是我一直努力做到的。有些批判都是通过别
人的嘴，通过李四说张三、张三说李四，叙述者
没有态度。中性叙述，这也是一个文本策略。”

小说里面的很多人物，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点有点像某个人，那点像某个人，有的就是
你自己吧？其实就是像鲁迅先生说的，作家写
人物杂糅了种种人，嘴在浙江，人在北京，衣服
在山西，这是虚构的形象，不是必须要有一个
实实在在的模特、实实在在的依据，最后都是
要升华成艺术形象。

以“邮轮旅游”
向改革开放致敬

“‘邮轮’大家说有很多寓意，实际上我
写的‘邮轮旅游’也有很大的寓意，我是在向
我们国家四十年改革开放致敬，向我们国家
的进步致敬，向中国的崛起致敬。我们这一
代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何为邮轮，邮轮旅游，
想都没有想过。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第一
批受益者。”

小说里面有一个作家叫马自先，贯穿比
较多。有的读者觉得马自先是个正面形象，
他的议论比较有共鸣。

其实小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物揭他老底
了，就是石可尔，他的姐夫是高官，姐姐也是
一 个 作 家 。 石 可 尔 揭 他 老 底 ，说 他“ 自 来
洋”。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文化人的毛病，
还没出国，就得风气之先，围个围巾，让人一
看就是国外回来的。一说话就是“My god”,
很时髦。看上去很可笑。但年轻一代的读
者要知道，比你们年龄大的几茬人，就是这
么过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养成了一个新的族群——
中产阶级，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一定的财力，
所以要消费，要品尝美食，舌尖上的享受；第二
个就是要走出国门，全世界旅游，哪儿都去。
一开始是去热门地方，比如巴黎或者是伦敦什
么的，后来是南极、北极，再后来是哪儿有战乱
都要去，比如叙利亚。这是新的中产阶级的想
法，他们要坐邮轮旅游。

这个小说就反映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
习惯，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文化趣味，这实
际上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这是一件好
事，但毛病也多；好像有点好笑，但是仔细想，
这种追求有合理性，有自然而然的一面。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78岁刘心武玩转“碎片式”小说

《邮轮碎片》：碎而不散地记录时代

□鲍勃·迪伦

“丧文化”是指一些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生活、学习、事业、情感等遭遇的不顺，在
网络上、生活中表达自己的沮丧而形成的一种
新的文化趋势，是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一种带
有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
或图画，也是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一个
缩影。它反映出当代青年的精神特质和集体
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时期青年社会心态和
社会心理的一个表征。

关于《邮轮碎片》中提到的“丧文化”，刘心
武表示，这是种新的文化现象，很“时髦”。小
说里面出现了一个“90后”的人物，他把自己叫
渣渣。因为“渣男”是一个很糟糕的称谓，所以

他叫两个“渣”，是一个自谓。
年轻人渣渣很有趣，是个“丧文化”的追求

者，到“丧文化”咖啡馆点一盘布丁，要一杯“前
女友嫁了矮富丑”奶茶。但是，他最后觉得老
这样拥抱“丧文化”没什么意思，还得继续好好
活着，乐观生存，于是就改名“查查”，想考察这
个社会吧。

“这种心态和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引起我的
兴趣以后，我会更多去延伸我们已有的接触。
也不是单纯为了写作，我作为一个生命，我需
要对其他的生命有所了解，这样我的生活才有
意思。汲取营养也好，取得教训、有一个借鉴
也好，我要活得更明白、更透彻。”

“因为要写年轻一代，所以找年轻一代
作为采访对象？其实不是这样。这方面我
不是故意想要深入生活中这类人群的范畴，
因为我三教九流，几代人都会接触，生活当
中我都会观察、思考，也都会有素材的积累
和积淀。”

“‘90后’‘00后’这样的生命，我当然有所
接触，接触以后，作为一个写作者就比一般人
敏感些，我会去想办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了解
不了的话，当然要辅之以想象。”待“90后”“00
后”的若干形象、若干生活当中的素材积淀以
后，再综合发酵进行虚构创作。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刘心武：想对其他生命有更多了解 不单为了写作

近日，素有“文坛常青树”之称的
著名作家刘心武推出他的最新长篇小
说《邮轮碎片》。

作为对中国当代文坛具有特殊影
响力的人物，刘心武的代表作《班主
任》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创作流派，并
且不断出现在各类考试题目中，至今
仍为很多人记忆犹新；他的《钟鼓楼》
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与《栖凤楼》
《四牌楼》并称为“三楼系列”；《揭秘
〈红楼梦〉》则通过电视媒介进入千家
万户，掀起了一股“红楼热潮”。

78岁的刘心武再次以一部新长篇近距离
描写当下中国。

对话作家

好书推介

《斑斓志》 □张炜

茅奖作家张炜以十数年深研之功，兼诗学、
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
思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俗见，直面文本，每
言必得凿实，质朴求真，还诗性与生存实境，直
抵人性深处。全书分七章并一百二十余题，每
题必有独见，每见必得服人，呈显出独有的思想
深度与文章才情。

该书生动呈现了沉寂在档案馆、图书馆、
纪念馆中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回顾了中国共
产党在沈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反
映了沈阳人民在黑暗中奋起反抗，建立新中国
的英勇事迹。

本书采用了近年地方党史最新研究成果，
许多在过去党史书中一句话带过的人和事，这
次进行了一定比例的扩展。

《沈阳红色记忆》
□《沈阳红色记忆》编委会

1964至1966年间，正值创作巅峰时期的鲍
勃·迪伦写下了一部难以被定义的作品，在出
版之前，书稿就在秘密风行。本书以阿瑞莎为
贯连全书的主角，采用破格的文学手法写就。

书中间接地保留了许多迪伦 1960 年代所
作歌词的雏形，除了直观作者本人的创作思
路，更可窥见其知识背景和思想面貌：在书中，
20世纪 60年代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社会、经
济、文化、思想各层面交织冲撞的景况，被迪伦
以意识流手法割裂、打乱，重新编排，织入不少
歌词的原形或变体，以文字唱出非凡的超现实
之歌。

《狼蛛》


